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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来自山东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通过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和农场

雇工,探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村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由村庄职业农民

推动形成的家庭农场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与其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有密切关系.
家庭农场生产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小农户生产,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特

征,具体表现在基于熟人关系流转的土地附带有合同关系,农场雇工虽然是来源于传统人情

基础上的帮工,但开始出现货币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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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

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随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

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发展家庭农场,这为我国各地的家庭农场实践提供了政策以及法律保障.按照

农业部的定义,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
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家庭农场是区别传

统小农经营以及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的农业经营形式,它摒弃传统小农经营的缺点但保留其家庭经营

的组织形式,同时吸收现代农业企业市场化、集约化、规模化和知识化的长处[１].
与此同时,家庭农场也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刘启明在中国知网以“家庭农场”为关键词检索

文献发现,２０１３年后家庭农场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２].然而,这个时期的家庭农场研究主要还

是回应国家政策,关于家庭农场在实践层面的实证分析比较稀少.比如,一些学者论证国家推出家庭

农场的合理性及其优点[３Ｇ４];一些学者在学理上区别了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并指出它们之

间的关系[２Ｇ５];还有学者专门比较了中西语境下家庭农场的内涵,指出中国语境下的家庭农场不同于

西方国家的家庭农场[６].极少数学者对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到的“家庭农场”进行反思,指出我国现

阶段提出家庭农场有对西方大农业幻想的成分[７].
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的经营形式、经营目标等不同传统的小

农经营,也不同于现代农业企业,但它是对我国农业转型的一个积极探索.那么,研究家庭农场产生

的条件、发展的过程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现阶段的农业转型的开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基于此,本文拟以村庄为视角,从微观层面考察家庭农场的发生过程.首先,在村庄层面考察家

庭农场生成的背景.其次,从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农场雇工两个方面研究村庄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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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家庭农场的生成与发展.通过研究发现,由村庄职业农民推动形成的家庭农场嵌入到村庄社会

关系网络之中,同时又表现出一些现代市场经济特征,如基于熟人关系流转的土地附带有合同关系,
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帮工开始出现货币化趋势等.本文所用到的资料是笔者所在课题组于２０１５年

８月在山东省张村驻村半个月调研所得,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是采用结构与半结构式访谈法.文中所

用到的地名和家庭农场名均作了技术化处理.

　　一、村庄与家庭农场基本情况

　　１．村庄介绍

张村位于山东省德州市西南部,是距离县城比较偏远的几个村庄之一.张村地势平坦,人口集中

居住,为了便于管理,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东张、中张和西张,各设小组长一名.张村目前共有５３０户,
人口２０００多人(该数字为向上汇报的数字,实际户数和人口要少于该数字),２００５亩承包责任田,另
外还有几百亩河滩地、盐碱地等非责任田①.村里务工历史悠久,早在大集体时期就有人在天津一带

务工,目前全村外出务工人员有６００人左右,约占全村人口的３０％,村里剩下的人口则以老人、妇女

和儿童为主.当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水源比较丰富,种植作物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一般是小麦和

玉米两季轮作,同时辅种棉花和辣椒等经济作物.
张村共有１６个姓氏,每个姓氏又分出不同的房支,房支内的关系较为紧密,房支之间的关系则较

为疏远.以章姓为例,章姓有一房支主要居住在中张,村里人称之为“院头”,院头里有几个说话管事

的头目,或者可称之为行动领袖,在院内说话较有权威.总的来说,一般在院头五服之内则关系较近,
出了五服关系就远了,相互之间基本就不来往,属于典型的“小亲族”型村庄[８].

２．家庭农场及其生成背景

本文中所提到的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在政府工商部门注册并具有一定经营

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张村共有４个家庭农场,共流转村庄土地７８６亩,其中规模最大为

４０５亩,最小为８０亩,涉及农户约占全村的１/３.４个家庭农场的详细情况如下(表１).
表１　张村４个家庭农场的详细情况

家庭农场 法人性别 法人年龄 法人户籍 注册时间
初始

投资/万元
流转规模/亩 种植类型 土地来源

A 男 ４２ 张村 ２０１５年 ６０ ４０５ 小麦、玉米 东张

B 男 ４９ 张村 ２０１４年 ２０ １５６ 小麦、玉米 中张

C 男 ３３ 张村 ２０１４年 １５ １４５ 小麦、玉米 中张

D 男 ４６ 张村 ２０１５年 ２０ ８０ 小麦、玉米 中张

　　这４个家庭农场的注册时间都是在最近两年之内,但家庭农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程,其
主要基于如下村庄背景.

(１)村庄有一部分善于种田、热爱农业的职业农民.张村与我国大部分传统农村地区一样,大部

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农则主要由留守村庄的妇女和老人承担.但仍然存在一部分比较年轻

的农民,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外出务工而留在农村.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们积极将一些外出农户

不再耕种的田地流转过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以家庭农场主最为典型.A、C和 D农场主的年龄

都处于３０~５０岁之间,在成立家庭农场之前都是村里的承包大户,通过人情低价流转土地,经营面积

１０~３０亩不等.他们善于种田,挚爱农业,具有一定的冒险和开拓进取精神,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善
于处理村庄里的人情关系,口碑较好.另外,他们有一定的政策敏感性,当家庭农场的政策还没通过

行政指令下达到村庄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开始流转土地,为家庭农场注册做准备.
(２)非农就业增加以及家庭非农收入提高,使得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减弱.通过张村会计对全村青

５６

① 这几百亩地被当地人称之为黑地,并未纳入到官方统计,但是家庭农场在实际流转过程中,却把它纳入到统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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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劳动力的大致统计,目前全村外出务工人员大概有６００人,这意味着全村近１/３的人口从土地上

转移出来.虽然说这种劳动力转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内卷化[９],但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土地

的闲置和抛荒.同时非农就业的增加,给农户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这个收入大大超过务农的收

入.课题组通过对张村１０４户农户家庭的问卷调查显示,平均每户务农纯收入约为６６６０元/年,非
农收入达到２１６２７元/年,非农收入是务农收入的３倍多,而且呈增加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了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性开始减弱,农户对土地的重视程度也相应降低,这为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提供

了可能.
(３)农技、良种、化肥、农药以及机械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目前,张村有一个农

技站和一家农资合作社为全村提供农药和良种,同时还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村委会直接与化肥厂家

对接,解决全村绝大部分的化肥需求问题.通过对全村１０４户村民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张村每亩地

的农药、化肥和良种投入约合为５６０元,每亩机械费用约为３２５元,化肥、农药、良种和机械费用占了

每亩成本总投入的８８．５％.需要补充的是,张村已经有农户持有旋耕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中

型农业机械,可以为全村２０００多亩农田提供机械化作业.

　　二、家庭农场的嵌入:对村庄关系网络的再利用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它的经营方式、经营目标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营.但是家

庭农场保留了家庭经营的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依托于村庄,并沿用家

庭在村庄中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即家庭农场嵌入到村庄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本文运用

Granovetter(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嵌入概念来分析家庭农场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关系嵌入是指单个

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与此同时,行为主体所在的网络又是

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格兰诺维特认为,正是这种嵌入网络,使
得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信任与互动,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保证了交易的顺畅进行[１０].下面主

要通过土地流转、农场雇工两个方面来说明家庭农场这一经济行为主体与村庄之间的关系.

１．土地流转:熟人关系的正式流转

表２　张村的土地流转情况 亩

东张 中张

总耕地面积 ９４８① ６２１
总流转面积 ３３０ ３１８

家庭农场流转面积 ３７１② ３８１

　注:①这９４８亩耕地是登记上报的承包地,除此之外东张

还有６６亩村集体试验田以及部分没有登记上报的黑

地.２０１３年张村规划修路,为了筹集资金,村委通过

招标的方式出租村集体６６亩试验田,后被 A家庭农场

主以７００元/亩的价格租入,租期１０年.②家庭农场

流转的土地在统计上不仅包括登记上报的承包地,同

时也包括村集体试验田以及部分黑地,所以,家庭农场

的实际流转面积要远远大于流转的承包地.

张村的土地流转早在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就存在,不
过都只是农户之间的小规模流转,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是

开始于２０１３年家庭农场开展的土地流转.通过村委会

和家庭农场主统计的数据可以发现,家庭农场的土地流

转占了全村土地流转的绝大部分(见表２),而且家庭农

场的土地流转速度也非常快,基本上都在一年之内实现

土地流转.家庭农场之所以能够大规模而又迅速地流

转土地,得益于农场主是在村庄范围内流转土地并进行

规模经营,得益于农场主所在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支

持,或者说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是嵌入到村庄社会关系

之中的土地流转.

(１)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土地流转.血缘关系在传统农村社区里是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虽

然说现阶段张村的人口流动对传统的血缘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村庄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小

亲族却仍然存在并发挥影响力.处于中张的B、C和D家庭农场都姓章,且都属于一个“院门”.在他

们进行土地流转过程中,他们先后在“院门”内挨家挨户商量流转土地,院内农户占了流转户的绝大部

分,其中B农场涉及农户５４户,C农场涉及农户３０户,D农场涉及农户５０户.为了兼顾各个章姓农

场主,章姓“院”内有部分农户分别流转出一部分承包地给他们,防止因为只把土地流转给一个农场

主,而得罪了其他农场主.这说明血缘关系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同时血缘关系

还具有一定的矛盾化解功能,避免同姓农场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破坏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在某种程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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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与血缘关系重合的,因为张村地处平原,集中居住,“院门”以内的宗亲都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所
以可以说,张村的土地流转绝大部分都有地缘关系的成分.但最能表现地缘关系的则是农场主的土

地流转边界.张村分为东张、中张和西张,各张之间的土地流转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东张 A家庭

农场的流转土地基本上都在东张,B、C和D家庭农场的流转土地则主要集中在中张.曾经有人想去

西张包地,西张的大户威胁说“你来西张包地,不敢保证有收成”,这句话透露了村内流转土地的地缘

边界.
(２)基于业缘关系的土地流转.业缘关系是指基于职业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在我国传统农

村地区,务农是农民最主要的职业选择,但这种建立务农基础上的职业联系因为过于普遍并不被人重

视.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工也日益发展和完善,基于职业分工而

形成的社会关系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有同事关系、生意伙伴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等.A农场主则

主要依靠村庄中的同事关系大规模流转土地.他作为晚辈同时也是小姓,在村庄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力.但 A农场主是东张的村委委员,在工作过程中他与他的工作搭档刘某①结下了比较良好的关系.
为了顺利地流转土地,A农场主找刘某作为中间人跟东张里的农户商谈流转土地,由于刘某“说得上

话”,而且积极帮助 A农场主做工作,大部分农户都愿意流转土地,与此同时,刘某还帮助 A农场主量

地和调地.在整个过程中,刘某并没有收取任何中间费用,完全是基于同事关系而帮助 A 农场主.
这种基于业缘关系而开展的土地流转为 A农场主提供非常大的便利.需要强调的是,A农场主与刘

某的关系虽然是基于职业而形成的同辈关系或朋友关系,但并没有跳出村庄熟人关系网络,具有非常

大的人情意味.
基于熟人关系的土地流转又表现出了现代市场经济合同关系的特征.这４个家庭农场主都是本

村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通过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形成了一定熟人关系网络,土地流转也就被

嵌入在这些关系网络中具有了关系性[１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村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是基于关系

网络的正式流转,即农场主均与农户签订了１０年的土地流转合同.自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家

庭农场以来,张村所在县随后提出家庭农场发展三年规划,把家庭农场纳入到补贴范围之内.补贴的

依据就是家庭农场主拿着土地流转合同一式三份分别在村、镇和县备案,特别是到县农经局备案并到

工商局注册为家庭农场,才能领取补贴,补贴的标准为每年６０元/亩.这对于１００亩以上的粮食种植

型家庭农场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土地流转合同全县统一,汇总后的土地流转合同最后交到村

委会计处进行统计,对于农户和家庭农场主而言并不占用很多精力.虽然说张村的土地流转合同属

于政府推动开展的,但土地流转合同本身却是市场经济中契约关系的体现,它区别于传统村庄的熟人

关系.这表明,家庭农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方面嵌入到村庄的传统熟人关系网络之中,使得土地

流转能够比较顺利的展开,同时表现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即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开始带有市

场经济合同关系的成分.

２．农场雇工:帮工的货币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帮工②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工是指建立在人情基础上村

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即为亲戚、朋友或者邻居无偿提供劳务.张村４个家庭农场与农场雇工基本上延

续传统帮工的人情关系,农场雇工的选择偏向于“房前屋后”的熟人、亲戚或者本村人就体现出关系的

嵌入性特点.以 A和B家庭农场的农场雇工为例:

A 家庭农场的农场雇工有相对固定的４个人,分别是 ZEZ(女,５７岁),JQC (女,５２
岁),JZH(女,６１岁)和 QF(女,５０岁).此４人都是东张的村民,也是 A 家庭农场主比较熟

悉的人.此４人在农场浇地、打药以及收获等环节都会请到,A 农场主的妻子会给他们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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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某今年６７岁,为东张队长,同时也是红白理事会召集人,东张刘姓长辈,为人正直,办事公道,说话比较有权威.
帮工作为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之间的一种互助形式,它在各地的叫法不同.在华北部分地区一般叫作帮工,在东北、西北部

分地区一般叫作变工,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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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挨个通知.此４个雇工实行“四人倒班”制,如果有人有事不能来就可提前打个招

呼,然后由其他３个人分配干活.大部分雇工环节,A 家庭农场是会管午饭的,偶尔也会管

早饭.这４个雇工并不知道工资是多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发工资,或者说她们基本不考虑

工资的问题,A 农场主会主动以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给她们发工资.

B家庭农场的农场雇工有５人,分别是农场主的舅妈 ZSH(５８岁),ZSH 的妯娌(６３
岁),农场主的堂兄ZBS(６９岁),以及还有其他２个中张妇女.ZSH 是这５个雇工中的领

队,负责通知这几个人干活以及分发工资.这５个人也实行“倒班制”,如果农活起冲突了,
“倒班一个人去干自己的活”.这５个人的主要工作有浇地、打药和薅苗等等,所有工作都是

８小时/天.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农场主给这５个雇工都买了保险,平均每人２００元/年,过

了６０岁保险还高一些.

(１)农场雇工是来源于传统农村社会的帮工.在张村,农场主对农场雇工的选择基本上是在村庄

范围之内.农场主会在本村熟人之中选择比较信任的,以前做过帮工的人作为农场雇工,这对家庭农

场而言,可以缩减后期的管理和监督,降低农场的管理成本.另外,农场雇工基本上都有承包地,给家

庭农场干活只是自家农活之外的一个活动或收入.由于农活的季节性特征,农场工人家的农活和家

庭农场主家的农活难免会产生冲突,于是张村的农场工人发明一种“倒班制”,在农忙季节,家庭农场

的工人会轮流倒出一个工人先去做自家的农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自家农活与家庭农场农活之

间的冲突.
(２)虽然农场雇工来源于传统农村社会的帮工,但是基于人情为基础的帮工开始出现货币化.随

着商品经济进入村庄,帮工的人情基础开始受到冲击,帮工的内涵随即发生异化,张村也不例外,并出

现了两种类型的雇工.一类是建立在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雇工,另一类是建立在以人情为基础的雇

工.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雇工,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太正规的组织,在领队的带领下按照合约外出给别

人打工,工资日付.以人情为基础的雇工则比较零散,他们没有专门给别人打工的强烈意愿,也没有

成立专门的组织,但是出于传统人情的考虑,他们会在别人主动请求下去帮忙.张村家庭农场的雇工

就属于以人情为基础的雇工.农场主一方面通过人情关系去请这些人,另一方面农场主无法像传统

帮工一样直接还工,所以就通过货币的形式返还人情,这就具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交换的属性.
或者说,现阶段家庭农场的雇工是在原有帮工的人情基础上,增加了商品经济的成分.

　　三、结论与讨论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现阶段农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家庭农场,一些

学者则是从阶级分化的角度去理解,认为家庭农场的出现,会改变传统农村社区的生产关系,导致农

村新的剥削与对立[１２Ｇ１３].然而,张村的实践证明,家庭农场的生成与发展是可以嵌入到村庄之中的.
一方面,村庄有一批职业农民推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生成,同时村庄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提

供了土地、雇工等农业生产环节的重要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中与农户、村委会、
农技站等发生的关系也嵌入到原有的村庄关系网络之中,使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进入

村庄过程中不至于与其产生严重对立甚至冲突,从而保证农业转型在村庄里能够比较平稳的进行.
与此同时,家庭农场又表现出一些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基于熟人关系的土地流

转增加了土地流转合同,基于人情关系的帮工开始出现货币化趋势等等,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合

同关系和货币关系开始出现于家庭农场的发展过程中,它区别于传统村庄中的熟人关系,并显示出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另外,笔者在与农场主访谈过程中,均发现现有的家庭农场在规模上开始难以继续扩大,甚至个

别农场主有想去外村包地的想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家庭农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又会受到村庄

的制约.在家庭农场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户分为全部流转户、部分流转户和无流转户,其中部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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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户占了绝大部分(见表３).
表３　张村流转户土地流转情况

东张 中张 西张

总户数 １２８ １２３ １４１
全部流转户数(占比/％) ８(６) ３０(２４) ６(４)
部分流转户数(占比/％) ５５(４３) ４４(３６) ２５(１８)
流转农户总户数(占比/％) ６３(４９) ７４(６０) ３１(２２)

　　也就是说,在村庄存在一部分农户,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开始降低,甚至离开土地从事非农行业,
土地对他们而言可以流转也可以不流转,这为家庭农场有限的土地流转提供了可能.但对大部分农

户而言,非农收入是不稳定的,土地的保障功能和兜底功能依然存在,这使得农户在短时期内不会全

部把土地流转出去.那么,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长时期内还会与传统分散的小农经营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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